
●“成长”的意义被反复强调后，人们会习惯地认为，成长一定是进步。于是常常忘记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是长大
了，还是长进了？

●收集108张干脆面卡片的孩子长大了，现在的他们在收集数码设备以及给自家娃报课外班的名额。一分钱掰成两半儿
花的成年人也会长大，现在的他们到处扫码领奖，抢一两毛红包时的手速比年轻人快多了。热聊八卦的闲人们年纪更大了，
现在的他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转发过时的谣言，还要附赠故作神秘的表情与留言：重要！速看！

●……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什么让你相信，时间会让人变得更好、更先进、更文明或更强大？如果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
那我们不会看到青年自弃、父母失德，更不会看到人类社会在危机来临时抱残守缺。让人改变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谦虚的
学习、勤奋的实践和艰难的蜕变。

●成长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而进步是需要人类去努力追求的，这意味达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并非停留在某个地方，
而是在每次被触及后再向上一点点，而人类就这样伸出探索的双手一步步走上发展的阶梯。

●但愿我们是长大了，也真的长进了。

□阿蒙长大与长进大家V微语
去古田山的那天清晨，我开车从县城接上老陈。一路

上山林幽深苍翠。草木似乎依然在冬日里沉睡。终于山
路越来越静谧了，色调也越来越幽暗。仿佛是跟天色有
关，那天多云转阴，阳光一直没有露脸，而山林反更添一
层神秘之色。

我喜欢这样的山林。古田山的东北两面，群岭耸峙，西
南方向岗岭环抱，山陡地险，岩石嶙峋，山上林木葱茏，遮天
蔽日。许多年前，这里就是自然保护区了——有豹子吗？
我问老陈。老陈说有啊，不仅有豹子，还有黑熊。大约是十
年前，有张湾的村民慌慌张张向林业部门报告，说村庄后面
的山林有熊出没，多次伤害了放养在林间的羊。可惜那时

没有什么相机设备，
拍 不 下 来 。 到 了
2011 年 9 月，古田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里
布置的红外线照相
机，拍到了野外出行
的黑熊。黑熊走路，
大摇大摆的样子，以
为人不知鬼不觉，其
实已经触动了相机
的自动开关，它的身
影被相机偷偷地记
录下来。

在当地，人们把
黑熊叫做狗熊。科
学的叫法，也有叫月
熊、喜马拉雅熊或藏
熊的。多数时候，熊
们在夜间出行，白天
就躲起来，在树洞或
岩洞中休息。熊的
口味很杂，以植物为
主，喜欢各种浆果、
植 物 嫩 叶 ，或 是 竹
笋、苔藓，也吃昆虫、
青蛙和鱼，当然，在
某些时候，还会闯到
村庄里，攻击和捕食

家畜。熊虽体形笨重，却是游泳爬树的好手。如果你和一
头熊正面遭遇，四目相对，希望你不要想爬到树上以图躲避
——在爬树这一点上，熊的技能比你强大太多。不过，老陈
说，许多村民一提到黑熊就觉得害怕，其实不必。熊怕人，
怕的程度，远超过人怕熊。

在古田山，还有许多保护动物，比如白颈长尾雉、白鹇，
都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会来山里拍白鹇。

散步的时候，又说到黑熊。古田山发现黑熊身影之后，
在数十公里外的南华山，也有护林员发现了黑熊。某年三
四月份，黑熊结束冬眠，出得洞来，在四面悠悠闲逛。广袤
山林里层峦叠嶂，林深泉幽，飞禽走兽，万物生长，神秘的黑
熊也如大侠一般隐身其中，出入其里，除了脚印与粪便，留
下的东西真的不多；若不是这些年，森林里配备了厉害的红
外设备，黑熊、中华鬣羚、黑麂、蛇雕、松雀鹰，以及别的大侠
们，哪里能被人轻易看到？好多动物与植物，我们都不认
识，也从未发生过关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其实
也是它们的。

我去古田山，还希望能去山里，看看那些红外相机。对
于人类来说，幸亏有这么一种高级设备，否则对于丛林深处
的秘密，人们一定无法更好地了解。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摄影比赛——中国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摄影比赛。
有意思之处在于，我觉得这样的摄影作品，被摄模特是动
物，摄影师也应当是它自己，是它们轻轻走过镜头，搔首弄
姿或是气宇轩昂，将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瞬展现出来，才诞生
了那样的照片。如果镜头是一面镜子，动物们应当知道，当
它在看镜头时，镜头也在看它，这是一种双向的注视。

“有一种喜悦离人群最远，离星空最近”，我很认同这样
一句话。有时候人群是危险的。当然，丛林也是充满危险
的，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但是这不妨碍我窝在温暖的
沙发里，观看这样的纪录片——11 月，国家公园的林子里
还挂着不少猕猴桃，它们在秋风中散发着成熟和略微发酵
的甜蜜香气。一头刚成年的黑熊出现了，它毛色发亮，身形
壮硕，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镜头中。它先是观望，然后试探着
去摘取果实，发现够不着，最后爬上一棵粗大的灌木，成功
地摘到了猕猴桃。

坐在监控屏幕前，按下播放按钮的那位小伙伴，他夜以
继日，以“快进”或“慢放”的节奏察看着过去几个月里丛林
里发生的一切。他必须克服很多事情，比如枯燥无聊，比如
腰酸以及眼涩；但是总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他——丛林里总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

比如弱肉强食，比如危机四伏，比如缓慢时光，比如突
如其来的一场情爱，就这样近在咫尺，发生在镜头前。而我
们，屏息凝神，看着一切在眼皮子底下发生。

这是一场跨越种族的交流——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呢？

在林间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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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诚

我是个生来就老派的人，爱读经典书籍，
尤其是家里书柜的线装书，看起来似懂非懂，
也就囫囵吞枣地半消化了。可能是连锁反
应，我也喜欢看古装戏，无论是京、评、梆、越
甚至粤剧，总觉得舞台上的华彩才是人间奇
景。有幸长于天津这样文化繁盛的大都市，
老妈当年做文化记者时，报道大小舞台的演
出总把我带上，也让我能多年浸淫其中，至今
想起仍颇为自得。

后来我长大了，青年时一有机会去戏院，
都兴奋不已，郑重其事类似赴一场心灵盛宴。
离家日久，没机会看戏也算是一份情殇。幸好
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网络支持，可以让故乡
传来的温润之声，慰藉异乡游子的心灵——那
无数个因为思乡而无眠的子夜。

记得有天中午回家，看到天津电视台举办
的“戏曲大赛”正在播放，出演者都是名角。北
京与巴黎时差7个小时，于是从来没有过缺勤
的我给单位打电话请假，倚在沙发里关上手
机，几乎不改坐姿地看得由始至终。那舞台、
那布景，恰如鲁迅先生曾写过的“我疑心画上
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尤其是几位
评委，都是我曾见过的老戏骨，“初听不知曲中
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此刻真想把他们从电
视上拉下来，打开我珍藏十多年的被称为“地
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的葡萄
酒,请他们共饮，促膝谈心，唠唠家常。

想来我离开天津也已20年了，每次归家
也会稍有近乡情怯的感觉，最渴望的是和父
母闲坐无言，打开电视机一起看一段戏剧，
无论是什么曲目，一家人随着演员的浅吟低
唱共享难得的天伦之乐。此刻，我真想学一
回老莱子戏彩娱亲，“我有高堂疏定省，思乡
唯有梦魂飞……”

我就职的公司老板是温州人，算起账来
特别精明，但是“口条”不行，不要说法语，就
连汉语普通话也说得总走调，可却是个京剧
迷，有时信口唱起来，那才叫个南腔北调，笑
煞人。不管何方客户来，他总是把我推出
来，作为他的代言人。

第二天，老板见到我挺不客气地问：“昨
天你去哪里了？下午突然来个客户，到处找
不到你，打你的手机还关机了……‘唉，苦
哇’”听他这一叫板，我顿时接唱道：“统领貔
貅战沙滩，失落番邦十五年。高堂老母难叩
问，怎不叫人泪涟涟。”当我学着戏中人物，
抬起衣袖“揾英雄泪”时，竟然听到老板抽搭
鼻子的声音，再看我的衣袖，已经湿了……

贾平凹在《极花》里说：人过的
日子，就是一天遇佛，一天遇魔。初
看这句话，觉得大作家真是把人生
的道理悟到了极致。可是遍观身
边，就有质疑了：怎么眼见得有人并
非这样的二分定律，而是一帆风顺、
心想事成？看上去，他们遇到的都
是“佛”啊。

比如我的一个作家女友，我就没
见她遇到过什么“魔”。上世纪 60年
代出身军人世家,在我们看来，她的童
年和少年基本是无忧无虑的。后来，
她顺利地考上一个税务中专；毕业后
被分配到税务局——现在也是令人
眼红的职业——她却转身去了报社，
因为她写诗，想到报社编副刊。谁都
明白，这对她之后的作家道路意味着
什么。与此同时，她还收获了美满的
爱情，有了可爱的儿子。

日后的桥段，命运该让她遇“魔”
了吧？然而，一路读写，文采斐然。
我本人作为业余作者，太明白为写作
而付出的心血了。而我这女友呢，却
顺风顺水一路写来，书出了一本又一
本，文坛迅速爆红，当地作协给她相
应的职位也是顺理成章了。

而且，她的丈夫事业如日中天，
半生过去，爱她如初。儿子从小学就
是学霸，高中毕业考取上海某名牌大
学，大学毕业就被公费保送外国某名
校硕博连读……

你 可 能 会 问 ：你 那 女 友 漂 亮
吗？——上天给了她令俗世女人眼
红 的 一 切 ，就 该 让 她 相 貌 平 平
啊！——偏偏地，上天竟把一副绝
美的外貌送给她：1.70 米的苗条身
材，加上梅婷的脸蛋，不用费力想象
了吧？

还有更神奇的呢。上天给她一
个文学大脑，该与财务形如水火吧？
她可好，竟把理财这件事做得气死专
业理财师，几年下来，无论现金、房
产、产品……赚了个盆满钵满，让一
看数字就大脑短路的我“羡慕嫉妒
恨”了：上天怎么就这么偏心呢！

如此看来，她的“魔”，又在哪里
呢？怎么“佛”纷纷扑到她身上，“魔”
都绕开了呢？

我俩认识多年，却只在网络空
间。以上内容，都是网络、手机里交
流所得。最近一年，我们才从虚拟的
网络走进现实。在几次文学活动中，
我俩恨不得分分钟黏在一起。那次
在邯郸，我俩住一个房间。在房间
里，我俩谈到深夜……这时，我才向
她提出“佛”和“魔”的问题，而后明
白，她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炼狱般的攀
爬，那些事关生死的跋涉，直到我被
惊得目瞪口呆。

想起早年听长辈讲过一个有趣
的相亲故事：旧时的两个姐妹，姐姐
漂亮迷人但双腿瘫痪，妹妹相貌平平
但四肢健全。这时一个男子被引来
相亲，他看到什么呢？漂亮的姐姐正
坐着摊煎饼，妹妹则来回端着煎饼。
这时媒婆让他从中挑选一个。后面
的桥段大概都能猜到，他选择了那个
瘫痪的姐姐……

我们眼见的，大多离真相尚远。
我的女友也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人生路上，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
变黄；一路走来，如鱼饮水，冷暖自
知。

是我该向上天道歉了：不是它对
女友“偏心”，不是“魔”绕开了她，而
是她自身的光，使“魔”不得近身。

□刘世芬佛和魔的日子
戏曲载乡愁

□殷博

谈天说地

□苗德志

玉兰花

书画篆刻家、评论
家。沈阳市政协委员、辽
宁省科院美术中心研究
员、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
院校客座教授、辽宁省华
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辽
宁省侨联特聘专家。


